
杨志军小说叙事贯穿着对一个追问和对此的回

应，这个追问是向灵魂发出的：俗世给了你什么？自然

给了你什么？神灵给了你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个

体生命价值的建构，也是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是

宇宙秩序的人文建构。解读他虚构作品的角度也可以

在作家的作品中从对此问题的回应找到线索。笔者认

为，内容方面，荒原意象及其本土化、植根于文化与信

仰 的 虚 构 、多 元 但 意 旨

明确的象征以及对人性

本质需求是对问题最核

心 的 回 应 ，艺 术 方 面 ，充

满 地 域 特 色 并 融 合 了 当 代

世界文学叙事方式，打造了杨

志军小说独特的风格。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外国文学副教授 林佳

杨 志 军 四 十 年 的 写

作一直秉持着他的文学

理想，就是向着精神高地

攀登，因此他的作品显示

出 非 常 清 晰 的 精 神 脉 络 ，

并且自成其精神体系。这构

成 了 杨 志 军 独 特 的 文 学 世 界 。

杨志军的文学世界呈金字塔型结构：

即一种文学思想（支柱）：自然伦理——道德信仰

——理想建树；两大文学主题（双翼）：一是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思考，一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三个文学版

块（基座）：荒原系列、藏地系列、海洋系列。

杨志军以此建构了他的文学精神：第一，以日益萎

缩荒芜的青海湖和草原为背景，忧患人与自然关系的

《环湖崩溃》，是一部富有洞见的预言与寓言式作品，奠

定了杨志军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拓荒者地位，是新时期

中国生态小说的开山之作，建构了精神之一“母马精

神”。第二，《藏獒》三部曲展现的是新中国建国之初的

历史长卷，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很多重大事件

以及生态自然的命运都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形象而深刻

的 描 绘 。 杨 志 军 借《藏 獒》建 构 了 精 神 之 二“ 藏 獒 精

神”。第三，1995 年杨志军离开青海来到青岛，寻找城

市的精神血脉书写平民英雄，建构了精神之三“田横精

神”。

读《雪山大地》，是一个重新审视父辈与自我生命的

过程，就此我终于与童年和解。

杨志军的写作蕴涵着持久的道德热情，张扬美善，

怀着不可遏制的理想主义表现高尚和高贵的事物，竭力

抵抗庸俗对清洁的精神世界的侵蚀，在精神空地建构信

仰的基石。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张薇

杨 志 军 的《雪 山 大

地》读完，感觉这是一部

真诚、质朴的优秀作品，

饱含了作家对青藏高原的

那份炽烈之爱。具体分析

的话，这部作品给我的深刻

印象有这么几点：

其一，这部作品是对精神世界的一

次探寻。我们的很多文学作品，只是一种呈现，对人的

精神世界的深度与广度不再进行探求，使得文学作品

缺乏了撼人心魄的东西，最多让我们在故事里行进，

缺乏锻造精神和重塑灵魂的能量。《雪山大地》却在这

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试图通过父亲在沁多草原

上为牧民子女建学校、为牧民开设沁多贸易、为牧区

保护草原生态等，完成了父亲这一生的精神世界的追

求；作为母亲也从西宁来到沁多草原，建立县医院，为

牧民解除身体上的疾苦，甚至为麻风病人能够过上正

常人的生活，不惜来到生别离山，直至献出自己的生

命；“我”江洋也被父母的言语行为耳濡目染，重回沁

多 草 原 ，为 牧 区 的 教 育 事 业 奋 斗 。 几 代 人 的 奋 斗 精

神，缘于对这片草原和牧民的热爱，这种热爱又激发

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主义，使得精神向度不断在提高，

完成了自身人格的塑造和心灵境界的拔升。这一过

程对于读者来讲，也是净化心灵，向着善、美靠近的过

程，是用高尚来抚慰人心的过程。没有这种精神高度

的追求，作品难以达到启迪和激智的作用。这么多年

来，西部文学从总体上保持了这种精神价值的追求，

拒绝颓废、消极、以恶为美等，用一种正气和凛然，叙

写西部大地上的变迁与奋斗史。杨志军的作品里把

这种精神追求呈现的是那样的自然、贴切，让读者身

临其境，在故事的情节推进中，与主人公的心灵同频

共振，产生共鸣。在青藏高原上，有许多来自五湖四

海的人，在建设西部过程中不仅将自己奉献了出来，

还把子孙都留在了青藏高原。杨志军小说里的父亲、

母亲是众多这样人群的一个代表，也是作家对父辈们

的致敬，他用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为历史中被淹埋的

那个时代的众多人塑造了一个丰碑，让他们在文学作

品里永垂不朽。

其二，融入与守望。《雪山大地》里的父亲、母亲、桑

杰、赛毛、角巴、才让等主人公，演绎出了各民族水乳交

融的现实生活图景。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讲述父亲、

母亲、姥姥、姥爷时，都是通过称呼来代替，没有具体的

姓氏名字，这样在阅读中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遐想的余

地，他们可能是那个时代来到青藏高原上的任何一个

父辈，讲述的并不是单一的父亲或母亲，而是那个时代

的众多人物。但当父亲来到沁多草原上时，角巴给父

亲起了一个藏族名字“强巴”，从此小说里父亲变成了

强巴，强巴变成了父亲；我来到沁多草原，也被藏族人

称呼为“江洋”，从那开始江洋就被一直沿用，这是交往

交流交融的最终结果，是对身份的认同更是对情感的

认同。同样，作为牧民的角巴、桑杰、才让等，也在这种

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有

了这种认同之后，就是相互守望，携手前行。作品里的

父亲最后仰望圣洁的野马雪山安然离世，母亲在生别

离山辛劳倒下，正是坚持守望，不忘初心，才使得生命

最后的理想异常地璀璨与明亮。

其三，作家的生活积累。作品的前半部分写牧区的

生活、生产、劳动，让我们惊讶的是，作者观察的细微和对

生活的熟谙，让每一处都写得恰到好处。再说另外一

点，这部作品的语言极具藏民族特色，每当牧民说话都

喜欢引用谚语或俗语，比如：见多了石羊奔跑，自己的腿

也会快起来；自己的疮疤自己烂，地上的泥巴地上贴；云

朵在天空，花朵在地面；河水边有镜子，太阳下有影子；想

喝水就找冰山，锅里的水毕竟有限；想吃肉去草场，家里

的手抓能吃几口等等。这种语言形象生动，让藏族人的

俏皮与智慧跃然纸上，为作品增色许多。也可看到作家

躬身向普通牧民学习语言的谦卑与崇高。

西藏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西藏作协常务副主席 次仁罗布

杨志军的写作充满理想主义激情，他的多部作品描

摹青藏高原这块神圣的精神厚土，显现着他对高原割舍

不断的情缘和精神上的依恋。《雪山大地》通过对沁多草

原上牧民生活变迁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半个多世纪

涉藏地区的发展史。作品宽阔博大的精神质地和理想

主义色彩，为本届“茅奖”增添了精神上的高度。

《雪山大地》首先展现的是一首民族团结之歌，也

是一曲致敬先辈、讴歌理想之歌。作品以细致的笔触

真切地描写了草原上父辈们昔日的生活，呈现了汉藏

民族水乳交融的面貌。《雪山大地》既呈现了新中国成

立后草原上的新变，也写了苦难时期草原上的人们所

遭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痛苦。杨志军关注个体的精神

世界，作品虽描写苦难，但始终昂扬着一种生命的坚韧

和温暖，是一曲讴歌人性之歌。

《雪山大地》同时是一部自然之书，一部生态之书。

杨志军将对雪山大地的挚爱渗透在文字中，他饱含深情，

充满忧患意识，展现草原

发展面临的严峻生态问

题，书写了建设者为生态

环境保护所付出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就。

杨志军回望历史，关注

现实，他的创作高擎理想之旗，

紧贴大地行走，践行文学为人民书

写的创作宗旨，兼具历史的深度和美学的高度。他的

创作具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多元内涵，文字底下流露

出对人生价值的探讨，宏阔而澄澈，庄严而高远，显现

出了超拔的精神气质。鲁迅在其文章《论睁了眼看》中

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

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杨志军的写作无疑昭显了这样一

种稀缺的理想精神，显现了新时代文学的价值立场和

审美探求。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徐琴

《雪山大地》将藏汉一家亲的民族团结主题统摄

在与时代同行的社会发展之中，小说在不着痕迹中讴

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历程，尤

其突出党的干部在民族地区工作中既入乡随俗又移

风易俗，因地制宜的同时也进行现代化改造，在经历

了磨难与牺牲、尝试与挫折之后，构建美好生活的初

心始终如一，奋斗的激情与实践代代相传，迎来了旧

貌换新颜的改变。既是对父辈的讴歌，也是对建设者

的颂扬。

小说以主叙述者的回忆为叙事视角，生活的质感

謦 咳 可 闻 ，状 景 描 物 如

在 目 前 ，人 物 形 象 特 征

鲜 明 ，习 俗 细 节 去 除 了

风 情 化 而 独 具 地 方 特

色 ，在 文 化 与 心 理 上 实 现

了不落痕迹的转译，自然而

然 地 表 达 出 共 同 走 向 富 裕 的

时代主题，从中涌现出提振精神的

理想主义与质朴动人的温情之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曲折历程在青藏高原上具体而微的展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刘大先

杨 志 军 在《雪 山 大

地》里深情回望父辈们在

雪域高原奋斗的历历往

事，精心描绘了汉藏干部

群众共同开创崭新生活的

斑斓画卷。在这部充满雄心

和忧患意识的作品里，一如既

往地书写了作家熟悉的那个西部和

属于他的文学王国，壮美的情景描绘与细腻的对话交

织，人物性格命运丝丝入扣地展开与时代洪流水乳交融

的相互映衬，民族文化风情的精彩刻画与小说语言本身

独有的刚健质朴，让人沉入其中，不忍释怀。这是一部

表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上乘之作。小说高扬现实

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旗帜，塑造了角巴、父亲、母亲、江洋、

才让等几代人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画廊里，鲜有这

么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他们与自然的风雪、大地的生

灵、优美的藏歌以及仿佛富有生命力的时间，共同见证

着民族地区的发展，始终洋溢着感恩、乐观、吉祥的情感

和信念，是作家诚意的有力证明。小说充满美善的价值

追求和诗意的表达，进一步申张正义的文学精神和清朗

的美学追求，呈现出一种史诗品格，在现代叙述中回溯

传说、神话、信仰的源头，是一曲恢宏的西部浪漫交响曲，

也是一幅带有“巡回展览画派”风格的巨幅长卷。作家

对自然充满敬畏，对草原生态充满关切，小说围绕人与

自然，人与生态，人与动物，人与社会这些根本命题作出

了有力的文学思考和表达。

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李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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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从青海走出去的作家杨志军凭借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位居获奖作品榜首。
9月18日，为致敬杨志军先生以文学高峰之作为雪域高原造像，为青海各族人民塑形，将青海新时代的发展成就和深刻巨变铭刻于21

世纪文学的顶峰之上，深度阐释文学书写中的青海形象和青海高度，促进青海文学的繁荣进步，更好传播青海声音、讲好青海故事，由中共
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日报社、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杨志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雪山大地》研讨会在西宁举行。数位茅盾文学
奖评委，以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作家齐聚西宁，共襄盛举。

本报“江河源”副刊特推出两期专版摘登与会评论家的精彩短评，带领读者共赴这场文学盛宴。

为雪域高原造像为雪域高原造像 为青海各族人民塑形为青海各族人民塑形
——杨志军《雪山大地》研讨会发言摘要（上）

《雪山大地》是一部

真 实 、质 朴 而 又 蕴 含 温

情的现实主义作品，其艺

术特色体现于三点：

一是以切身经验性书

写营造出强烈的共情性。作

者以“我”的视角讲述了“父辈

们”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挥洒在雪

山大地之间，将自己的激情与生命奉献给沁多草原的

故事。作为历史的剧中人，杨志军出生在青海并在高

原上行走跋涉了几十年，他的生命里流淌着青藏高原

的血液，带有草原牧民的血性，这种真实的生命体验和

文化行走赋予他野性的思维和诗性的语言。

二是语言上混血式创造，从而让民族文化特色自

然而然地倾泻出来。《雪山大地》以藏式特色的语言真

实地还原了草原牧民的日常生活，小说里的动物是有

名字的，植物是会呼吸的，风和云朵是有感情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雪山大地之间。如果你曾在这片土

地上生活过，如果你身边也有“扎西”和“卓玛”，你会有

深刻的代入感，藏族人自由散淡的性格、坚韧无私的品

格、万物有灵的信仰以及藏族群众的生命观在小说中

一览无余，形成了具有灵韵的诗性叙事，为我们打开了

一条通往藏族精神世界的道路。

三是清新刚健的美学风格。小说的叙述迂徐从

容，娓娓道来，将冲突性、戏剧性的情节淡化为历史进

程中的片断与插曲，从而使之获得了一种厚重而宁静

的历史感。小说中的人物各具性格，作者没有回避其

缺陷，同时更注重讴歌其奉献与牺牲，这是一种正面书

写青藏高原建设者的笔法，让作品洋溢着振奋人心的

美学力量。

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 王艳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以苍茫而昂扬的基

调，展现出了生命的开阖与气象的辽阔，雪山大地的崇

高宏大与小说叙事的磅礴气象之间是若合符节的。趋

同性的伦理辨认，以及理想化的道德感知，使得小说在

塑造人物时显得纷繁复杂，同时又使他们身上凝结成一

种非同寻常的精神气质。其中人物性格的衍变、认知的

豁达、命运的开合，对应着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

新世纪的大历史变迁，以及涉藏地区人们对于命运的果

敢回旋和积极抗争。如此无不抵御着当代中国文学写

作中常见的琐碎化日常、非宏大性与非确定性、偏狭扭

曲的文化心理等。从这个意义而言，杨志军写出了反日

常化的日常，对草原的俗世生活与命途沉浮开启了异质

性的书写，抒情式的叙事

话语，饱含情感而不失高

蹈情怀，形构具有穿透力

的小说话语，不仅借此洞

察 生 活 中 的 急 流 暗 涌 ，透

视个体内心的挣扎与纠葛、

复杂与纯粹 ；同时又具有坚忍

而高尚的人生态度，将主体意识灌

注于目之所及与心之所至。父一代的艰困而光辉的岁

月，于子一代的精神视阈中不断发酵、发散，在代际的轮

动和承继里，浇筑成一种宏阔的、流动的、开放的价值理

念与文化结构，终而托举出“雪山大地”的壮怀激烈。

《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副教授 曾攀

杨 志 军 的《雪 山 大

地》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

认知空间、阐释空间和审

美空间，以至让我们很难

用单一层面来概括这部作

品的意义和价值。

从认知层面来看，《雪山大

地》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真实地

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鲜为人知的特殊路

径，那就是藏族牧民走向现代化的独特历史。小说书

写了汉族知识分子强巴，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

的半个多世纪中，在青海省沁多县办学校、建医院、办

贸易公司、引入电视信号、改造草原生态、兴建牧区城

市等等，一步步推动涉藏地区现代化的艰难历史。这

是一部特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刷

新、健全了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在这个意义

上说，《雪山大地》有着不同凡响的现代性。

从阐释层面来看，《雪山大地》讲述了由汉藏两个

民族、三代人血脉相融，组成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建

筑了一个现实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意象。这是

一个由信任、真情和爱构筑起来的家庭，比普通的家庭

更加血肉相连，更加生死与共，更加真挚动人、催人泪

下。在这个家庭中不同民族、不同辈分、不同性别的成

员，彼此都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

相互奉献。这个由一系列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构成的

民族共同体意象，对今天实现民族团结、国家认同，全

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有着深刻而真切的象征意义。

从审美层面来看，《雪山大地》具有鲜明的用诗意

方式唱述历史、唱赞英雄的史诗品质。小说以雪山和

草原构成的大自然、藏语特征的诗化语言、生动感人的

人类情感故事，三位一体组成的诗意方式，唱述了牧民

从原始生存走向现代化的雄奇历史，唱赞了这一历史

进程中的一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是为高原牧民走向

现代化献出一生、献出生命的现代英雄。唱述历史、唱

赞英雄，是世界上包括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在内的所

有史诗的基本传统，《雪山大地》实实在在地延续了这

一传统，由此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汉藏融合的现代史

诗。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李震


